







































































































































師在 2010 年 4月 12日收到北京司法局通知，吊
銷執業證書。劉巍和唐吉田隨即提出反訴訟，要
求就此案舉行聽證。
這天，北京的天氣陰冷，氣溫十度上下，下
著連綿的春雨，儘管已至春末，依然感到寒風凜
冽。司法局四周全被封鎖，至少有 200 位警察實
施戒嚴式管制，在胡同東、西二端拉起警戒線，
三、四十輛警車把胡同佔滿。我心想，不過就是
個聽證，何需如此大動作警戒呢？我坐的計程車
進不去，只好徒步逛逛，白皮膚的外國媒體記者
正在司法局門外採訪，他們是最接近司法局主建
物的一群，其他人只能在外圍觀，還不時被警方
驅趕。圍觀現場，除了警察還有便衣，他們帶著
攝影機四處站崗，不斷地驅逐圍觀民眾，司法局
對面有間圖書館，圖書館大門亦站滿了人，分不
清他們是來辦事順便看熱鬧，還是專程來關心事
件的群眾。警察不斷地趕人，但是態度並不強硬，
圍觀者走了又回來，無法完全驅逐。我趁沒人注
意，進入圍觀現場繞了一圈，現場還有一群跟警
方對峙的訪民，跟其他圍觀者攀談後，他們大多
表示，不知確實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出大事了
就來看看，少部份圍觀者，小聲地跟我詳細說明，
是維權律師的執照要被吊銷，而這些律師都是好
律師，專門幫窮困的維權人士打官司，也有圍觀
者跟我及其他人說，沒事最好別在這兒看，怪的
是，那人自己卻看得起勁兒！大多數人跟我說，
他們只是路過，一副非專程來的模樣。
總之，現場氣氛詭異，圍觀者都是小聲地竊
竊私語，直到有人尖聲喊冤，才劃破當時凝結的
空氣，原來是一位訪民到場圍觀，被警方拉上車
帶走。如果不會翻牆，可能什麼事也不知道，就
只能當個普通北京觀光客，「和諧」的北京城，
官員被網民扔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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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都感受不到一絲維權抗爭的氛圍，由此次圍
觀，深刻感受到北京真實面，而這絕非普通觀光
客所能看到的。
目睹中共官員被網民抗議扔五毛
此行，我還赴人民大學新聞系，聽雲南省委
宣傳部副部長伍皓演講談中國互聯網，目睹伍皓
被推友抗議扔五毛的過程。聆聽這場演講過程中，
我後面坐著三位年輕學生，他們不時對演講內容
竊竊私語、發出噓聲，還手持數位相機全程錄影，
透過手機上 Twitter即時轉播。
這樣偶然機會下，我認識一位人民大學新聞
系學生，起初攀談時，他擔心我是釣魚執法者，
經過詳述後才放下心防，並在隔日接受匿名訪談。
問他為何透過手機上 Twitter實況轉播伍皓演講？
他說：「我們是被逼的，因為不希望活得像頭
豬，吃飽睡，要有生存權後的言論自由，不過，
在中國網路不是教我怎麼思考與說話，而是要我
們怎麼不說話！（因為刪帖很嚴重）」。上了大
學，他學會翻牆，閱讀國外新聞網站後（VOA、
自由亞洲、台灣媒體），也才瞭解真實的中國，
他認為：「中國官方沒有權力替大家決定什麼訊
息應該看，什麼不應該看，限制網路自由，訊息
的好壞，應該由網民自己分辨，期待能像台灣一
樣的言論自由」。
小結
北京田野短短八天，收穫卻相當豐富，我親
眼見到，中國改革行動者與官方博奕過程，見識
中國民眾於司法局外抗爭，以及中國警方在敏感
議題、秩序維護上處理的態度。生長在台灣，年
輕一代的我們，實在無法想像，生活在言論管控
的社會是什麼滋味，田野期間有兩句話令我印象
深刻，一句是小暇所說，「以前學英文是為能更
瞭解世界，現在學英文是為了更瞭解中國」，另
一句話是匿名大學生說，「網路應該是教我們怎
麼說話，但在中國，我們學的是怎麼不說話！」
「說話」是一種權利！在民主國家，言論自
由是最基本的人權，相反地，在訊息封閉的國度，
自由言說是一種奢侈。在中國田野期間，尚未翻
牆前，我無法順利進入 Twitter，翻牆後，一切海
闊天空。在中國，如果不擅於網路翻牆，思想就
會被侷限於中國官方所允許的網站及報導中，生
活在被規劃好的世界，是件多可怕的事。田野中，
我還與劉霞碰面，她是極度悲觀主義者，劉曉波
身陷囹圄的情況，她早預料到了，如今的她只有
面對！生活在威權下的這群中國知識份子，仍展
現出無畏的勇氣面對當局，我終於親眼見識到，
也深深地佩服他們。
